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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在美国推动下建立的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及其常设化，被

认为是三国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通过对接美日、美韩两个同盟，加

强三国协同，三边合作机制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以及美国推动“印

太战略”将产生重要影响。三边合作机制的深化面临诸多制约，其中主

要来自三国国内政治变动和彼此认知分歧。三边合作机制有着遏制中国

的战略意图和实际部署，但日韩与中国存在密切利益联系，美日韩三边

合作机制难以完全排除或替代中日韩三国对话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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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会晤，会后发表名为《戴

维营精神》的联合声明，并签署《戴维营原则》《美日韩磋商承诺》两份文

件，明确三边合作的机制框架。三国在联合声明中承诺在应对共同安全威胁

上加强协商，扩大联合军事演习，对导弹威胁实现情报即时共享，并在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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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地区有韧性的供应链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开展合作。[1]在美国全面布局“印

太战略”的关键时刻，这标志着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构建取得实质性进展。

对于此次峰会，三国领导人都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一个“开辟了新时代”

的“历史性转折点”。[2] 尽管三国政府都否认这是在构建三国同盟，但三国

承诺在军事安全、经济技术以及区域战略上密切协商与合作，其含义和影响

都值得重视。

一、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形成

二战后，美国与日本、韩国分别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两个同盟成为美

国在东北亚地区军事存在的主要支柱。由于日韩关系的原因，两个同盟之间

长期缺乏直接联系。冷战期间，美国在强化两个双边同盟关系的同时，积极

推动两者协调，以实现共同的行动目标；冷战结束后，美国依托两个同盟，

维护其在东北亚地区的优势地位，共同实施对朝战略，特别是应对朝核问题，

并且努力推动两者在部分领域协调。当前，在美国重新聚焦大国竞争的背景下，

其推进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构建，转变为服务其“印太战略”实施和遏制

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

冷战时期，美国主要以遏制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为目标构筑美日韩三边同

盟。在美国的强力撮合下，日韩两国虽然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未能达成真

正和解，缺乏同盟所需的政治互信，这导致长期以来美日、美韩同盟之间并

没有直接的机制对接，主要依靠美国的中心作用得以维系。在两个同盟关系中，

美国一向更为重视美日同盟的作用，将其视为整个东亚、亚太以及印太安全

[1]　The White House, “The Spirit of Camp David: Joint Statement of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ugust 1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
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the-spirit-of-camp-david-joint-statement-of-japan-the-republic-of-
korea-and-the-united-states.

[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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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基轴。日本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

部署的集结点。美日安全战略定位和部署更趋协同，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在快

速推进，全面同盟的特征更为突出。相比之下，美韩同盟是军事同盟，主要

针对朝鲜和朝鲜半岛安全。因此，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基本沿着倚重美日同盟、

巩固美韩同盟，促进日韩关系改善，避免日韩“准同盟”短边萎缩的思维演进。[1]

冷战结束后，美日韩三边机制主要围绕朝核问题开展合作。由于东北亚

局势走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各国共识，日本开始谋求在亚太合作中发挥

大国作用，韩国则积极推行“北方政策”等打开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窗口，

这使得“美日韩”不再是两国外交的唯一选择。[2] 但第一次朝核危机的出现，

使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重焕生机。1993 年 1 月，三方启动协商机制，加强在

朝核问题上的协调。为了更好执行 1994 年签订的《美朝框架协定》，美日韩

于 1995 年 3 月成立了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计划在朝鲜建设两个

轻水反应堆，由日韩两国提供主要建设资金。1999 年 4 月，美日韩成立了三

方协调监督小组（TCOG），标志着三边安全合作联系机制开始建立。1999 年

５月，连接日韩两国的陆海空司令部热线开通；同年 8 月，两国海军举行首

次海上搜救联合军事演习。虽然在此期间两国就独岛（竹岛）归属问题发生

激烈冲突，但整体来看，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的机制化构建并未受到影响。

进入 21世纪，美国小布什政府的主要关注点在全球反恐及伊拉克战争，

需要东北亚地区保持稳定。[3] 因此，美国积极推进六方会谈和美朝双边对话，

使朝核问题取得一定进展。但美朝在申报、验证等问题上的双边对话使日韩

感到被“忽视”，继而美日在申报、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

[1]　王鹏飞、黄忠：《冷战时期日韩安保合作历程述考》，《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6期，第 38-46 页。

[2]　蒲俜：《新形势下的韩国外交》，《当代亚太》1997 年第 1期，第 51 页。

[3]　李开盛：《东北亚安全机制建构过程中的美国因素》，《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

第 9期，第 9-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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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名的问题上出现裂痕。[1] 与此同时，韩国国内政治对立严重，保守党派和

进步党派在对朝政策上分歧巨大，增加了美韩同盟的不稳定性。2000—2001

年间，韩日关系因“日本新编教科书”问题跌入谷底，韩国政府以此为由暂

停了与日方的所有军事交流活动。在 2003 年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时，美日韩

仅召开局长级会议对朝施压。小布什政府执政后期，美国开始把战略目光转

移到亚太地区，希望在东北亚拉拢日韩盟友共同针对中国，但卢武铉政府提

出了“东北亚均衡者论”，将韩国定位为东北亚地区“调停者”或“协调者”，

不愿参与美国的地区安排。2006 年，韩日围绕独岛（竹岛）问题再次爆发激

烈冲突，虽然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韩使两国关系有所好转，但两国首脑

互访机制因此被搁置。

奥巴马执政后，伴随美国“重返亚太”以及朝鲜半岛出现新的紧张局

势，美国开始重新强化与日韩的军事同盟关系，并将其视为维护美国在东亚

利益的基石。同时，朝鲜施行的“边缘政策”也刺激了美日韩加强三边合作。

朝鲜第一次核试验后，美日韩三方一致拒绝接受朝鲜为有核国家；朝鲜第二

次核试验后，美日韩三方均主张对朝进行严厉制裁，逼迫其重返弃核进程。

美日韩对朝核威胁的认知趋同、分歧减少，使三边合作进入新一轮发展。尤

其是李明博政府放弃了前几任政府的对朝缓和政策，提出了“无核、开放、

3000”对朝政策构想，推动韩国对朝政策立场向美日靠拢，使韩国再次回归

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内圈。李明博执政后，即着手修复并强化同日本的联系。

2008 年 2 月，两国恢复了每年一次的首脑互访机制；同年 4 月，李明博在访

日期间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成熟的合作伙伴关系”，并恢复停滞 3 年的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09 年，两国签订首个双边安全协议《韩日国防交流意

向书》。

2010 年，朝鲜半岛接连爆发“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东

[1]　孙茹：《美日韩重整“铁三角”》，《世界知识》2009 年第 15 期，第 3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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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亚局势急速升温。以此为契机，美国加大推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力度。

在当年举行的美韩联合军演中，美韩军方首次邀请日本以观察员身份进行现

场观摩，意在强化美日韩三边军事协作能力。2011 年，日韩两国防长就签署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和《相互提供物资劳务协定》（ACSA）达

成一致，前者是同盟关系才具备的情报互换机制，后者使日本自卫队和韩国

军队在参加国际合作活动时能够相互提供物资劳务，两项协定几乎从形式上

将日韩两国关系定义为“同盟关系”。但在国内强烈反对压力下，李明博政

府最终于 2012 年５月两国着手签约之际放弃签字。朴槿惠政府上台后，虽然

日韩关系因历史问题麻烦不断，但两国并没有中止在朝核问题上的安全合作

机制。2014 年，为实现日韩情报互通，美国主导三方签订了《美日韩关于朝

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报交流协议》。从 2015 到 2016 年，朝鲜接连试射潜射

导弹并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直接促成日韩两国正式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通过该协议，两国建立了不通过美国直接共享朝鲜乃至东北亚地区军事情报

的机制。到 2017 年，美国先后在日本和韩国部署了末端高空导弹防御系统

（THAAD），标志着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具备了军事同盟的内核。但文在

寅执政后，韩国再次调整了对外政策方向。韩日围绕慰安妇、日本二战强征

劳工、领土争端等问题龃龉不断，甚至爆发激烈的贸易争端，两国关系迅速

遇冷，美日韩三边合作再次陷入停滞。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与朝鲜进行了三次领导人会晤，但由于双方在无

核化方式等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美朝关系陷入僵持状态。同时，由于特朗

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的外交方针，美国与日韩两国的同盟关系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裂痕。不仅如此，面对日韩外交摩擦，特朗普政府缺乏有效调解，

导致三边关系受损。[1] 直到 2019 年韩国宣布不续签《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触

及美国底线，特朗普政府才开始介入调解，但成效甚微。

[1]　李枏：《东亚同盟的修补与重塑：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再构筑》，《世界知识》2021

年第 10 期，第 28-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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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上台后，改变了特朗普时期的“单打独斗”做法，转而大力推

动地区和全球同盟和伙伴体系的构建，力图修补和强化盟伴体系，重塑美国

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构建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紧迫性和必要

性因此凸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仅需要日本和韩国紧密跟随其战略部署，

而且需要两个同盟进行协同，通过三边合作机制施行统一战略、加强综合优

势构建。不过，尽管美日韩三国首先启动了参谋长会议，商讨朝鲜核导问题，

并开展了“红旗 - 阿拉斯加”联合军演，但日韩关系的僵局使美国协调日韩

关系的努力未能取得更大进展。2021 年６月，在英国召开的七国集团（G7）

峰会上，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单方面取消了日韩首脑会谈；同年 11 月，日本

因岛屿争端拒绝参加美日韩副外长联合记者会。由于日韩关系持续紧张，美

国推动美日韩正式建立三边合作机制的图谋一时难以实现。

美国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构建，主要围绕“印太战略”的实施，

着眼于三边对接和全面关系的发展。拜登政府 2022 年 2 月发布的《印太战略

报告》将加强美日韩合作列为未来一两年实施“印太战略”的十大优先事项

之一，凸显对三边合作的重视。同年 5 月，拜登访问韩日两国，美韩、美日

首脑发表的共同声明均强调三国强化合作、密切联系的重要性。11 月，三国

领导人签署《关于印太美日韩三国伙伴关系的金边声明》，一致强烈谴责朝

鲜核导挑衅，承诺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保持紧密合作。

尹锡悦当选总统使韩国政府对日、对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政策发生重大转

变。尹锡悦政府有着拉近韩日关系的强烈意愿，为此，韩国政府制定了第三

方赔偿方案，以解决二战时期日本强征韩国劳工的赔偿问题，并于 2023 年 3

月撤回终止履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程序。日本对此给予积极回应，解

除了对韩国的出口限制措施。在此背景下，美日韩利用 G7 峰会等多边场合举

行三边首脑会晤，全力推进三边军事合作，除密集举行联合反潜、反导、搜

救、海上拦截等联合军事演习外，还推进情报共享机制的建立。在此基础上，

美国不失时机地推进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构建。三国领导人在戴维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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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晤，正式宣布建立三边合作机制，可以说是美国长期策划推动的结果。

二、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特点

美日韩首脑会晤所确立的“戴维营原则”重点是三边合作机制化、机制

常设化与合作全面化。尽管拜登政府明确表示三边合作机制不是三边同盟，

而是在美日、美韩双边同盟基础上的全面合作，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方面

明确表示三边合作机制具有“对一方威胁就是对所有方威胁”（a threat to 

one is a threat to all）的含义，[1] 意味着三边合作机制已具有“准同盟”

性质。此外，跨军种常态化联合演习、“采取实质性步骤应对共同威胁”等表述，

尤其是“一方遭攻击后，三方联合磋商”的内容，引入类似《北大西洋公约》

第五条的集体防御条款，使美日韩三边合作接近集体防御同盟。美日韩三边

合作机制是美国构建其“印太战略”体系的重要一环，但意义已远超三边机

制本身。

第一，美国通过机制化构建，推进美日韩三边一体化合作。在日本和韩

国军事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如仍保持两个同盟分散行动，一旦有事，不

仅难以协调，反而可能因一方单独行动对另外一方，特别是对美国行动造成

伤害或破坏。从这个角度，美国有必要推动三边的一体化合作。[2] 美国对三

边合作的机制化构建，不仅有助于日韩关系实现“不可逆的和解”，而且使

其突破双边框架，被置于更广阔的地缘空间，与美国的区域和全球战略进一

步绑定。为弱化政权更替对三边合作的影响，尤其是避免未来的韩国领导人

轻易翻盘，拜登政府希望构建制度化的“防火墙”机制，确保三边合作不会

[1]　“US, Japan and South Korea Agree to Expand Security Ties at Summit amid China, North 
Korea Worries,” The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19,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camp-david-summit-
biden-south-korea-japan-0bc36bb3705a3dc1b69dc8cd47b35dd3.

[2]　Christopher B. Johnstone and Jeffrey W. Hornung, “Separate US Alliances in East Asia 
Are Obsolete,”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11,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9/11/japan-
south-korea-us-alliance-china-security-east-asia-defense-geopolitics-biden-kishida-suk-ye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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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双边关系生变而中断。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所要打造的是由美国主导、以

两个同盟为基础的三国集团。借助该机制，三国会进一步加强在朝鲜半岛和

东北亚的综合布局，以获取战略优势，服务其“压朝”“遏华”“抗俄”的

三重战略目标。这个转变，将对朝鲜半岛、东北亚乃至东亚地区的力量格局

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构建，意味着美国从以双边为基础的同

盟体系，全面转向以三边为基础的多点化、网络化盟伴体系。制度重构既是

美国领导其支点国家的重要依据，也是在经济外交过程中规范他国行动的工

具。[1] 美国针对大国竞争积极推进“一体化威慑”，更加重视运用自身与盟

友的综合力量，构建多个小多边机制，以完善其“印太战略”部署。美国大

力推动印太框架下的多重小多边机制构建，先后打造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

（Quad），升级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推出“印太经济框架”，

并重启美菲合作机制，构建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被认为是在此基础上一个符

合逻辑的步骤。有了这个机制，美国的“印太战略”部署大架构方得以确立。[2]

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化后，将与其他小多边机制联动，构建多个“小多边 +”

机制。这些机制将按拜登政府的战略意图连接起来，形成由美国主导的多点化、

网络化的盟伴体系。

第三，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以领导人峰会和多个部长级常设性会晤机制

为支撑，以多领域广泛合作为内容，与印太和全球合作项目挂钩。美日韩三

边合作机制不同于传统军事同盟关系，尽管以安全合作为重点，但涵盖经济、

政治、军事、技术各个领域以及高质量基础设施、供应链韧性等议题，具有

明显的全面关系构建特征；其范围亦不只局限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而是扩

[1]　赵菩、李巍：《霸权护持：美国“印太”战略的升级》，《东北亚论坛》2022 年第

4期，第 24-46 页。

[2]　Ivo Daalder, “Deepening the US-Japan-Korea Trilateral Partnership,” Politico, August 23, 
2023,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eepening-us-japan-korea-trilateral-partnership-camp-david-
summit-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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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至包含台海、南海、印太乃至北约的广阔区域。

第四，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有很强的对华战略设计和具体部署，是拜登

政府针对中国构建的“小院高墙”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推出对华全面战略

竞争，在尽可能多的领域和范围构建“遏华”“排华”“反华”的合作机制

和网络，本身力不从心。[1]因此，拜登政府希望借助多方面力量，利用多重网络，

在保持美国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实现其战略目标。[2] 通过美日韩三边机制化合

作，美国意在特定的安全、经济、科技议题上得到日韩两国支持与配合，同

时保有其主导优势。

对于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未来发展，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曾公

开表示，戴维营峰会只是第一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未来”。[3]

这表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美国会继续推动三边合作机制做实做大，

与美国构建的其他机制相连接。

三、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影响

戴维营峰会是美日韩在军事、经济、安全领域密切合作的重要分水岭，

将三边合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制度水平。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将以服务美国

战略目标为导向，协调三国在朝鲜半岛、东北亚、亚太、印太乃至全球的互动。

在美国的战略策划中，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既可以稳定日韩关系，又可

以实现美日、美韩两个同盟的对接，使美国更容易落实其战略和政策。长期

以来，由于韩国国内两党对立，美国难以把控韩国对朝鲜政策的连续性，更

[1]　赵祺、罗圣荣：《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

《东北亚论坛》2023 年第 2期，第 65-79 页。

[2]　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

第 15 页。

[3]　“US Summit with South Korea, Japan, Will Seek to Lock-In Progress - US Official,” Reuters, 
August 16,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summit-with-south-korea-japan-will-seek-lock-
in-progress-us-official-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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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掌控与日韩两个同盟的政策协同。拜登政府希望推动日韩和解，为三边

合作排除障碍。尹锡悦上任后调整对日政策，决心结束韩日历史纷争，推动

两国构建基于合作的伙伴关系，这为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建立创造了机会。

有了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即便未来韩国政局发生变化，也可以通过三边合

作机制拉压韩国“服从大局”。

日韩两国在三边合作机制下从和解转向全面合作是一个重要发展，可视

为新形势下的重大历史性转折，具有改变东北亚乃至东亚地区力量格局和结

构的意义。三边合作机制为日韩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协作提供了平台。在加强

自主防卫能力的同时，两国均强调扩大与美国的全面安全合作，并且积极融

入北约安全机制。在戴维营峰会召开之前，日韩两国相继出台政策，使本国

的安全战略与美国战略对接，借助美国战略在更大区域范围和世界事务中发

挥“中等强国”的作用。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日韩将围绕三边合作机制进行

更多协商与合作，避免 2019 年那样的相互贸易限制与制裁再次发生，并在半

导体高技术开发方面与美国协作。

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构建是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和全球战略的重要举

措，将加重地区阵营对抗色彩，破坏地区安全稳定。在朝鲜半岛，一旦美国

通过三边合作机制加强三国军事力量的协同部署和行动，拥有核武器的朝鲜

将不会示弱，只会通过提升硬实力进行对抗，由此可能导致半岛“阵营对抗”

色彩凸显，增大发生冲突的风险。在台海、南海等地区，美国通过渲染“中

国威胁”，将在三边合作机制下推动与其综合战略相协同的安保运作体系，

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意图借助乌克兰危机，通过美日

韩三边合作机制，协同 G7、AUKUS、Quad 等“小多边”平台发挥联动作用，

将北约拉入美国构建的“印太战略”体系。事实上，北约与日韩、美日印澳

等国家的外长和防长会晤、联合军演、防务合作的频次和力度都在不断上升，

在印太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的次数也明显增加。

在经济技术领域，美国打着经济安全、“去风险”旗号，推动与中国“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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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对华依赖，与日韩重点加强在芯片半导体、关键矿产、新能源、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网络安全等战略产业和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联手打造在高端产

业链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同时通过“印太经济框架”等机制争夺地

区经贸规则和技术标准主导权。[1]

美国开启全面对华战略竞争后，一直希望日韩两国紧密跟随其战略部署。

拜登政府对三边合作的机制化构建进一步拉紧了美国与日韩之间的纽带，将

日韩与美国的遏华战略深度捆绑。不仅如此，通过美日韩三边机制，美国意

图重新塑造地区安全格局，取代以谋求经济发展为主的地区发展逻辑，中国

将面对复合型的“泛安全化”和“阵营化”的周边环境。与此同时，美日韩

三边合作机制也有针对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意图，中国将面临难以提升对日、

对韩合作的困境。中日韩三国对话合作机制源起于亚洲金融危机后由东盟推

动的“10+3”合作机制，在 2008 年成为独立对话合作机制，尽管运行中因多

种因素走走停停，但并未彻底停摆。在多年停滞后，目前中日韩三国均表示

出尽早恢复这一机制、努力改善三国关系、推动合作的意愿。然而，美国并

不乐见中日韩三国的走近。一旦美日韩结成难以退出的“三方同盟”，就意

味着日韩对外战略与美国“印太战略”深度捆绑，而这势必压缩两国自身的

外交空间，影响其与中国的关系发展。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将成为中日韩三

国推进合作过程中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

四、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发展的制约

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虽已在多年酝酿基础上正式宣布建立，但其全面深

入发展面临诸多制约因素。

从美国自身能力来看，拜登政府一改特朗普时期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

[1]　项昊宇：《美日韩同盟协作的“戴维营时刻”》，《世界知识》2023 年第 17 期，

第 26-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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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行同盟体系安全战略，在地区和全球范围构建“同盟 +”体系。这种

雄心勃勃的大战略无论从思维方式还是从实际能力看，都是不切实际的。世

界力量对比格局在变，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缺乏重塑霸权或主导地位的能力。

此外，美国国内两党政策取向分歧严重，如果共和党在 2024 年大选中获胜，

特别是特朗普重新胜选执政，美国的战略与政策导向将不可避免出现调整，

拜登政府推行的政策也将难以顺利持续。就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而言，目前

美国设定的打造持久和全面关系的构想，都可能生变，这不可能不令日韩担忧。

特别是，美国具有压倒性实力的时代已经终结，拜登政府能否为其扩张性战

略投入充足资金，将考验其战略严肃性。[1]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盟伴间

协调，使之附和印太与全球战略的推行，特别是与美国携手对华遏压 , 都存

在巨大挑战。

从韩国方面来看，韩国国内政治存在严重分裂。尹锡悦以微弱多数胜选，

而反对党在国会拥有多数席位，朝野在对日政策上存在巨大分歧，反对党和

不少民众对尹锡悦政府的亲日政策并不认同。随着历史遗留问题和福岛核污

染水排海等热点议题的发酵，韩国国内的反日浪潮可能随时反弹。对于三国

组建与朝鲜对抗的集团，使朝鲜半岛矛盾进一步激化，多数民众也并不赞成。

从日本方面来看，尽管日本政府的政策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国内不少民

众和政治势力反对日本卷入地区军事对抗和大力提升军事进攻能力的做法，

维护和平宪法与地区和平仍是日本国内主流民意。目前，岸田政府支持率低迷，

民众关注的重点仍以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为主，并不希望美日韩三边合作给本

国外部安全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日韩关系仍是制约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全面和深度构建的主要阻碍因

素。日韩两国长期存在战略认知上的差异，双边安全互信基础薄弱，尹锡悦

的对日政策并未得到国内高度支持；而日本精英对韩国存在不信任感，在双

[1]　Kori Schake, “America Must Spend More on Defense: How Biden Can Align Resources 
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101, March/Apri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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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关系改善过程中总是保留余地，对历史问题亦缺乏深刻反省。不仅如此，

日本的和平宪法仍限制集体自卫权的行使，韩国则在向美国靠拢时为对华关

系留有余地，这使得两国在扩大军事合作方面存在现实困难和政治风险，特

别是实现军事上的三边有效互动，操作起来困难不小。此外，两国对于在三

边合作机制下“一方与第三方发生冲突时，另两方有义务参战”的原则都持

有异议，在围绕延伸威慑、涉朝网络安全情报共享等具体议题上也存在温差。

因此，尽管美国宣称要使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不可逆，但实现这个企图仍面

临不小挑战。

美国企图利用美日韩三边合作和其他机制，发动盟伴孤立、围堵、排斥

与削弱中国，实现“小院高墙”布局，将遇到多方面制约。日韩两国对中国

市场具有很高依赖度，其企业与中国有着紧密供应链关系，美国利用三边合

作机制强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与中国“脱钩”，将使日韩企业陷入困境。

尽管目前日韩政策都具有“亲美防中”取向，但两国与中国都有着密切联系，

也都尽可能避免与中国完全对立。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华贸易占

日本外贸总额近 20%，两国难以“脱钩”。岸田首相明确表示，日中关系密

不可分，两国要保持稳定与建设性关系。韩国与中国的利益关系更为紧密，

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华贸易占韩国外贸总额的 22%。尹锡悦总统

也强调，要与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2008 年发表的中日韩《三国伙伴关系

联合声明》亦曾明确表示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尽管三国

合作重点在经济领域，但从以往会晤看，领导人的对话议题和推动的合作领

域涉及环境、核安全以及地区稳定和平等内容。尽管美日韩都有加强三边合

作机制的利益需要，日韩紧靠美国参与三边合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制衡

中国的考量，但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还是难以拒阻或者替代基于现实利益考

量的中日韩三国对话合作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二者既是竞争关系，也是

制衡关系。此外，韩国深知中国在实现半岛和平与解决朝核问题中的重要性。

没有中国的支持和参与，半岛长治久安将难以实现。对中国的外交与安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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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将牵制韩国在“亲美防中”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五、结语

拜登政府大力推动以美国为主导的地区和全球同盟体系，构建美日韩三

边合作机制是重要举措之一，具有综合性影响。美国长期努力推进美日韩三

边合作机制化、常态化和全面化，为的是将机制化的三边合作与其他“小多边”

机制进行联动，并在未来发展成网络化的盟伴体系。尹锡悦政府积极推动韩

日和解，使两国关系出现转圜，为美国推动三边合作机制提供了契机。美日

韩三边合作不再局限于朝鲜半岛问题，已扩大至包含台海、南海在内的整个

印太地区。三边合作领域的扩展使之超越军事与政治同盟，演化为包括经济、

技术、供应链在内的新型合作关系。尽管美国希望三边合作机制在未来持续

推进，但韩日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各自国内政治变化依然制约着其发展前景。

在美国针对大国竞争积极推进“一体化威慑”的背景下，美国竭力打造

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有着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日韩对中国综合实力的大

幅提升有强烈担心，已采取不少应对措施。但两国与中国间毕竟有着难分难

解的利益纽带，维护与中国关系的基本稳定、保持与中国合作仍将是其理性

选择。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所建构的区域合作框架，

中日韩与其他亚太国家之间有着频繁的商业往来和重要的经济利益基础；同

时，中日韩也都有恢复三国对话合作机制的强烈诉求。从这些因素看，多重

机制的竞争与平衡是亚太大趋势。作为该地区主要国家，中国在此复杂格局

中具有充分影响力和广阔活动空间。

【责任编辑：吴劭杰】


